葛拉西安《智慧書》中的處世智慧
摘要

《智慧書》(Oráculo Manual y arte de la prudencia)中之箴言立意遣詞機趣多樣，運用簡潔的方式如概念(concepto)做文字遊戲，識人、識己、識時務可視為集葛拉西安的智慧警句之大成。

書名方面作者運用了雙層的語段，作用是對照。“Oraculo”意指神諭，也就是由神發出的玄旨。而 “Manual”是手冊，表示具有方便翻閱及攜帶具有實用價值。書中的所有箴言提供人們於日常生活中彈性的針對各種狀況行動，方可致勝。
20世紀末期人們對這位巴洛可文學大師的道德哲學的注意在於其中以人為前提的精神、人性可以轉化改善的特質、理性詮釋人類尊嚴等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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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西班牙文系專任副教授   吳寬

一、前言

西班牙十七世紀文豪巴塔撒˙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
與給維多(Francisco Quevedo)同屬巴洛可時期的內涵主義風格(conceptismo)
，他的文字風格特殊之處在於文字運用靈活，不論是諧音、雙關語、一語多義、譬喻等修辭手法幾乎是信手拈來，引起小說書寫盛行。但也是十七世紀至今西班牙文壇褒貶不一的作家。有人認為他作品中有許多道德訓示，是基督教道德的護衛者，亦有人持負面看法抨擊他身為神職人員說理中不應納入自私、不信任及懷恨等情緒因素。由於觀感不一，以致詮釋他的思想變得有些複雜。但他高超的文筆、具有觀察入微思想家的特質普受大眾注目。箴言部分承襲拉丁古典文學大家如衣索 (Esopo)、馬爾希爾(Marcial)等的教化意圖，輔以機巧的陳述更彰顯其個人的才智出眾。葛拉西安諸多作品中最為大眾所知的是小說《批判大師》（El Criticón)，另一備受推崇的著作則屬箴言集《智慧書》（Oráculo Manual y arte de la prudencia)
。由於十七世紀的社會往往看重表面功夫忽視真相與美德的重要性，故他的著作的用意在透過敏銳觀察及其勸誡喚醒大眾。書中的三百則箴言以實用之教條加上道德為基礎，也可稱之亂世教戰法則，不只17世紀的西班牙人士很受用，對於置身充滿變化莫測的環境、每日受制於嚴厲競爭之現代人不啻是寶典。此書在歐洲之崛起要歸功於歌德、康得、叔本華、尼采等哲學家之引介。叔本華對《智慧書》讚譽有加，稱之為「世界名著」。而德國哲學家尼采之讚美是：「道德方面之細膩，無人出其右」。1902年西班牙的現代散文大師阿佐林 (Azorín) 針對葛拉西安的哲思出眾，封他為「西班牙尼采」。1992年《智慧書》英譯本上市，一時洛陽紙貴，對葛氏之探鑚再度興起。其中涵蓋的以人為本的處世思維，對於20世紀的恍徨的人提供了一些安身立命智慧。
二、《智慧書》與訓誡文學之牽聯

     西班牙人自古即偏愛閱讀警句及諺語，以便從中學習做人處事之道。學者Alberto Blecua指出西班牙文學的訓誡傳統自中世紀以來未曾中斷，許多作家都會撰寫蘊含訓誡內涵之著作。文學史裏早期的教化作品屬於對於貴族子弟的道德啟蒙教條，結集成冊稱為王親之鏡（Espejo de los príncipes)。至十四世紀作家Sem Tob的作品《智慧語錄或道德諺語》(Glosas de Sabiduría o Proverbios)就採用細膩諺語表達。後來Don Juan Manuel的《魯卡諾伯爵》(El Conde Lucanor)的故事集部分每個故事結尾出現兩行詩彰顯故事的訓示，也構成新形式的警句 (Blecua, 1945)。至16、17世紀訓誡文學方興未艾，歐洲大哲學家伊拉斯姆斯(Erasmo)的思想經常以警語的方式傳播，形式上則保持訓誡口吻。巴洛可的繁複文學風格路線中，葛拉西安帶有博學及體驗混合的創作使其作品內涵沁出多元風味，這要歸因於耶穌會的學術訓練中對人類的行為有敏銳的觀察，以及對於希臘羅馬古典文學名家及著作多所涉獵，故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見巧妙的運用古典文學之指涉。但這種取材方式為現代作家阿佐林(Azorín)批評，指出是借用「異教的」(Paganas)的格調
。由於葛拉西安的人生歷練單純，不若同一時期的命運多舛的給维多(F. Quevedo)
，後者對世相深感疲累，力挽狂瀾無力，只好透過辛辣文字挖苦之。而葛氏的哲思訓誡絕大部分是他博覽群書啟發靈感而創作。或許因為他來往對象單純，哲理不外是典籍上所陳述的「審慎」、「明智」等訓誡，很明顯是經由古典文學及當時流行之藝文思潮滋養累積出來的淵博學識。
他最為衛道人士所詬病的是身為神職人員，像《智慧書》這種訓誡書籍中並未大聲呼疾靈魂救贖之道，反而陳述不少自我本位的明哲保身之法則。
    我們可以觀察到影響葛拉西安的創作較特殊者是馬基亞维利(Maquiavelo)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思想，十七世紀的西班牙表面上大家不喜歡此類看法，但相當吊詭的是不少作家很機巧的把這種現實流風引入個人的著作裡，葛拉西安的《大評論家》一書中充斥不少馬基亞维利的治世看法。此外歐洲哲學家蒙田(Montaigne)、霍布士(Hobbes)、笛卡爾(Descartes)的影響也可在其作品中觀察到，尤其是將前述學者的文句直接翻譯成西文崁入作品中。例如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yo pienso, luego soy)，在《大批評家》中成為 “¿ Soy o no soy? Pero pues vivo, pues conozco, ser tengo. ”霍布斯後來之常常被引用名言 “Homo homini lupus”(每個人對於他人都是狼，人對人是狼的戰爭狀態)被浸淫拉丁文學的葛拉西安直接譯成西班牙文：“Cada uno es un lobo para el otro.”。雖然阿佐林在其文章中批評葛拉西安的訓誡並非全屬原創，學理上的陳述與當時歐洲名家相去不遠，但身處21世紀的讀者則需要思维他的學思中哪些是17世紀時所缺乏的卓見。
三、《智慧書》之體裁
較之於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中大玩敘事角度遊戲，葛拉西安的《智慧書》文字風格亦可視為作者與讀者的智力角力。因為突顯了閱讀理論與付諸行動的密切關係。這是現代文學評論家所注意的古典文學著作含藏的現代性，評估理論與虛構之間的分野的問題。(Pelegrin 1993 )
巴洛可時期創作方面常見兩種進行創新風格的做法，一種是將舊的想法以聚焦內涵的手法擴大之，以異於平常的形式及沉重的比喻來執行，這種方式導致疲累的巴洛可風格，另一類是以優雅的嘲諷做出技巧的濃縮，此方式衍生一種新的格調，也是巴洛可時代的具有形而上睿智內涵及智性批判。葛拉西安了知這兩種表現。他於另一著作《機巧與才智藝術》(Agudeza y Arte de ingenio)提及一種「繁複、造做、怪異、誇大、膨脹及延伸的風格」(“redundante, hinchado, asiático, exagerado, dilatado ,de extensión”)以及濃縮的體裁：「精簡、準確、簡鍊、正確、合宜、有目的」(un estilo conciso, precisado, lacónico, apuntado, ajustado, de intensión)。(Blecua 1945:18)後者的文字風格散見於《智慧書》的某些箴言中，也點出他對文字書寫風格方面的理念，例如：第216則揭示了三個要點，第一要以優美的明晰方式陳述(declaración)；第二為表達流暢(desembarazo)；第三須具看法方面的雅致 (despejo en el concepto)。另外，他於第260則也點出以如絲般的柔軟文字表達方式會給予交談對象親和感(“Palabras de seda.(......) para ser amable.”)，但評論家如Carlos Lacalle則批評葛拉西安的《智慧書》的文字陳述猶如電報文字般的過度簡化表達，帶有明顯的「貴族氣息與聰敏」 (“Su marcado aristocrátismo e intelectualismo”) (Lacalle 1951:14-15）。本質上，葛拉西安簡化的文字風格主要成分是濃縮、省略、句子不過於沉重、字彙另有意涵及在句法及文字運用方面打破對稱或協調的形式。一語雙關之字句隨處可見，例如“ver” 一字，：「能見之人並非個個都睜著眼，觀看事物之人亦非個個都會觀察。」(No todos los que ven han avierto los ojos, ni todos los que miran, ven) (230).此句中有「看」及「觀察」兩重意義。此外， “artificio”在第13則有「技巧」、「手段」雙重意義，原名詞加上否定 “no” 變成脫離原意，「運用無手段之手段」( Hacer artificio del no artificio) (13)。.接著一句玩起milicia(服役)與malicia(惡意)押韻遊戲：「人生在世就是服役，役於人之惡意。」(Milicia es la vida del hombre contra la malicia del hombre). 
因之，設想某個狀況並陳述對應之道是葛拉西安的智慧箴言中常見的公式，並運用對仗手法揭示主旨。例如，「生與死」，「清醒與瘋狂」，「善與惡」，「多與少」，「友與敵」，這些題材表現出辨證方面的均衡。這類對仗式勸說自古常出現於各種的勸戒文學作品中。但葛拉西安的主軸在於沒有一成不變的世俗現象，世事多變難料，今日的友伴，明天有可能會成為死敵；今日的仇敵，明天轉化為友人。此智慧之道亦為明哲保身之道，乃知人、觀事、行動的準則。由於其教化性質，陳述方面許多的箴言引用的詞語藉由「善於...」(Saber +原形動詞)起頭，例如箴言第150 則指出「善於推銷」“Saber vender sus cosas”，箴言第262 “善於忘卻”(Saber olvidar)，第247則「求知不厭多，生活宜節省」(Saber un poco más y vivir un poco menos)。這些金玉良言精確的提供生活指南，也就是17世紀所謂的「道德哲學」 (Filosofía Moral)。一如在247則中所述「人若無知，無法存活」(no se vive si no se sabe)。第232則提及世界上的事僅僅靠思想是不夠的，要行動才有效用。
此外，《智慧書》進一步的說明技巧是闡明主題，若涉及兩個，則由正反兩面辯證之。例如闡明行事「輕」與「重」的關係，以「輕」突顯「重」；另外透過「重」去了知「輕」的意義。第204則的格言：「要舉重若輕，舉輕若重」(Lo fácil se ha de emprender como dificultoso, y lo dificultoso como fácil) 這也代表智慧嘉言的句法結構對稱，展現「易」 (lo fácil)與「難」 (lo dificultoso)；「信任」 (confianza)與「不信任」 (desconfianza)，且經「此處」(allí)與「彼處」(aquí)形成對比的效果。同理，主題言及人際關係的第217則以朋友、敵人兩者作對比，提醒大家世事難料，一切事物不可能不起變化：「要想到今天信任之朋友，他們可能明日變成敵人，(....).反之，對於敵人，和解之門應始終開敞，寬容大度是最妥當之門。」
。
    題材方面葛拉西安承襲了諸多自古以來的箴言表達傳統(tradición aforistica)，不論是源自希臘羅馬古典文學或聖經的格言，都巧妙的被他以舊瓶裝新酒方式呈現出來，最突出之處是肇基於實用價值非單純之文字表述的待人處世之道。猶如西班牙學者Gonzalo Sobejano指出：「葛拉西安的所有作品意圖教導人們如何生活、與人生活及維繫生活」(Todas las obras de Gracián quieren enseñar a vivir, a convivir, a pervivir.) (Sobejano 1983：904-970)。針對處世的明智(prudencia)著眼於機巧(agudeza)，葛拉西安認為深知如何過生活及善於與人相處之士，尤其是文人，將美譽永存。
《智慧書》收編西方古來各道德家的重點，不論是政治方面如馬基亞维利的或蒙田式的道德訓示，由於只是呈現前人所述，並無進一步的將之作系統化的聯結，以致今日的讀者在閱讀此書時會起疑問，甚至感到有些訓示的說明並非清晰，無序與自相矛盾是在翻看此書各條則之際的讀者觀感。
學者如Angel Ferrari, Miguel Batllori , Jorge Checa均認為條例式的300則警句使全書不若傳統的文集有段落成片的敘述，反而是片段說明各自獨立，無聯貫性。在隨處可見學識淵博之士的西班牙黃金時代，條列式的內容安排讓讀者自行去選取所須，也是一種新作為。
四、《智慧書》的明智之道
倫理德行是使人易於行善的習慣，傳統倫理學方面對於「明智」的看法肇基於柏拉圖倫理學定義，也就是四樞德(virtudes cardinales)。真正的德行可分為明智(Prudencia)、正義(Justicia)、勇敢(Fortaleza)和節制(Templanza)四種。學者認為葛拉西安的智慧(prudencia)立論基礎源於13世紀聖多瑪斯‧阿奎諾(Santo Tomás de Aquino)「正確的行動準則」(recta ratio agibilium) (Ayala, 1988)。到了20世紀末期人們對這位巴洛可文學大師的道德哲學的注意在於其中以人為前提的精神、人性可以轉化改善的特質、對理想國不屑、理性詮釋人類尊嚴等論點。300則箴言的《智慧書》揭示睿智之特色，第一要務是認識自己，還要善於察言觀色，隨機應變，並以堅強的態度付諸行動，方能處理複雜多變人際關係。
此書的西班牙文標題“Oráculo Manual y arte de la prudencia” 運用雙層的語段，作來對照，為葛拉西安創作常用的一種手法。“Oráculo”意指神諭，也就是由神發出的玄旨。而“Manual”是手冊，表示具有方便翻閱及攜帶具有實用價值。另一意涵指「正確行事之準則及教規。」。但我們也知道明智 (prudencia)是靈活運用，是機巧，不具涵蓋周全性質，只適用於某些特定情況。基本上，書中的所有箴言提供人們彈性，於日常生活中針對各種狀況行動，達到致勝目的。300則箴言的架構是條列式的訓示，標注主旨並有進一步的文字說明，與一般散文書寫慣有的情節及故事情境大不相同，屬於17世紀風行的一種文學機制。

葛氏對明智的定義在另一著作《機巧與才智藝術》(Agudeza y Arte de ingenio)書中提及。生活在詭譎多變之世界裏，人們若能進取、勇猛實踐人格，就是英雄。英雄的特色是能察覺狀況有異，可以規避人際交往中言語或行為上的惡意及詭計。但應有之作為是更進一步探究原因，並積極構思脫離生命迷宮之道；在尋找對策的機制上，立即行動(prontitud)為首要條件。因為「機遇與時間是不等人的」(la sazón y el tiempo a nadie agurda)(智慧書，第288則)，能理出一條脫困之道就是明智之舉。識人、識己、識時務可視為集葛拉西安的智慧警句之大成。
由第211則標題「天堂與地獄」我們知道葛拉西安看透人生本質，人生到頭一場空，他認為萬物皆不斷流轉，告誡大家須以淡泊之心看待人間之冷暖：

天堂裏萬般皆樂，地獄裏萬般皆苦，惟有在居於二者之間的地球上，我們苦樂皆具。我們生活在兩個極端領域之間的地方，因此可以兼得兩個極端賦予的東西。禍福無常：不可能永遠幸福，亦不可能終身受苦。人生如零，本身什麼也不是。加上了天國，這才非同小可。以淡泊之心看待世事的冷暖浮沉才是審慎的良方；真正的智者對新奇之物往往漠然處之。人生有如一場戲，有開幕自有閉幕，聰明人須注意有個好收場。

此外，第251則箴言總括葛拉西安的明智之道，也是少數令人矚目、引發臆測與聯想之格言：「要善於利用人道，就像神道不存在一樣，也要善於體察神道，就像人道不存在一樣，一位大師如此勸告世人，此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Hanse de procurar los medios humanos como si no hubiese divinos y los divinos como si no hubiese humanos: regla es de gran maestro, no hay que añadir comento.”) 此處指出的「大師」乃葛拉西安所屬的耶穌會的會祖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 Loyola)。西班牙學者J.A. Maravall指出葛拉西安並未明示所屬的耶穌會祖之名是因為他將依納爵•羅耀拉的想法做了一些更動，將人道與神道的範疇區分之外還給予人道某些自主的空間。(Maravall, 1958)「人道與神道是兩種不同的處世之道。所謂人道是指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處世手段與方式；神道指的是上帝對人類處世的指導」，此箴言中的密義是要祭出一些特別手段於處世「宛如神道不存在一樣」。法國學者羅蘭巴特在研究羅耀拉之《神操》(Ejercicios)點出訓示的處世技巧中屢現的「逆向操作」(Contra agere)手法。
也就是說處理不平衡面或對方之失控舉止，須經由反其道而行而將之轉化過來。所以接續此種看法呈現於葛拉西安箴言第69則，其絃外之音是：若有人想要棄守神道，要思维此道行不通；反之，若傲慢的生起人類萬事可以自足之念頭，則須思维萬事都操在上帝之手中。

葛拉西安也承襲當時文人的世界觀，認為博覽書籍就是遍覽天下。在小說《批判大師》提及人應該如神話中的百眼巨人般多角度放眼世界。他更近一步認為研讀人性，也應如精讀一本書般的透徹。也贊同亞里斯多德的說法，明智之人不應受限於普世性(universalidad)，由於會將特殊狀況及某些有效用的道德規律排除在外。何況人們每日的遭遇的狀況呈現隱晦、變化多端，故美德的實踐就並非只有一條固定不動的規則，而是出現諸多的取捨，這是上策，也是機巧，亦即成功避開每個危險狀況方是明智。智慧因此可以視為萬事經行動後淬練之衍生物。一如第232則所云：
稍具商榷之能力：並非一切都靠推測，你還必須行動。聰明絕頂的人最容易受騙--他們可能擁有許多高超的知識，但他們對生活中最普通的需要一無所知。著眼高深事物使他們無法接近低淺的事物。由於他們不懂得什麼是生活中首要的事物--一個其他任何人都深諸的領域--，有可能他們被見識較淺的大眾所稱頌，也有可能被當作無知的人。因此，讓聰明的人擁有商榷之能力吧，以便不被欺騙、嘲諷。要懂得怎樣把事情做好--這並不一定是生活裏最高超的事情，但卻是最不可或缺的。知識若不具實效又有何益呢？懂得如何生活方是今日真正的知識。
 

整個葛氏作品重要的一個論點是提醒世人凡事勿只看表象。第99則標題為「真實與表象」(Realidad y apariencia)，敘及「世間事務往往以表象顯現於人，而不是以真相示人。鮮有人能經由現象觀看出本質，多數人執著於事物表面。故人若面目凶惡，有理難行。」(Realidad y apariencia. Las cosas no passan por lo que son, sino por lo que parecen. Son raros los que miran por dentro, y muchos los que se pagan de lo aparente. No basta tener razón con cara de malicia.) 對於不能目光狹隘，更近一步的說明在146則，揭示「深入內裏」更形重要：

深入內部，觀看本質：世事往往與其顯現有異，未超越表層之無知所見要在深入其裏之後方能醒悟。萬事都是欺詐先行，因不斷之庸俗讓愚癡緊隨。真相往往最後到來，與時間蹣跚徐行。謹慎之人一如眾人，均有母親生下之雙耳，但常留一半的能力傾聽真理。欺誆是膚淺的，本質淺薄之人很快會與欺詐相遇。辯別真相乃退隱靜觀自心，方可受智者與謹慎者敬重。

第130則指出「要實際行動，也要懂得表現」，「在欺詐盛行的當今世界，人們多從外表來判斷事物，事物也很少名副其實、表裏如一。美好的外表是引薦內在完美的最佳途徑」。

值得一提的某些勸世說教採取「逆向操作」手法。按照現代人之觀點，要立足於複雜多變的社會，當然需要保護自己，這是機巧。讀者仔細審閱會發現其中有違基督教的道德規範的內涵：心懷權謀與人相處，例如第77則：「與人交往時，首先要觀察他人的氣質，然後再決定如何迎合和適應他。」，甚至利用他人以逞一己之私。進一步的手段在《智慧書》第144則、189則、84則點出善於利用敵人(Saber usar de los enemigos.)；與他人共事，方能遂己所願(Valerse de la privación agena)；善用他人的匱乏狀態當作指南。
第189則對於有所不為之正人君子看起來是耍心機，但卻是得遂所願的妙訣:

善用他人的匱乏狀態：匱乏狀態使人產生欲望，以欲望去操縱他人，十拿九穩。哲學家們說匱乏無關緊要，政客們則說匱乏事關重大：後者對此知之甚詳。有人在其欲望階梯上攀爬，以便達到目的。政客利用別人的匱乏狀態，用製造困境來刺激這些人的欲望。他們發現匱乏帶來的刺激勝於富有帶來的滿足感。厭惡越增強，欲望越強烈。得遂所願的妙訣是：維持他人對你的依賴感。

五、結論
隨機應變是處世良方，是一種機巧。《智慧書》這本耶穌會飽學之士的葛拉西安著作當成手冊，可以隨時翻閱一語雙關、諧音顯示文字上的機鋒與非單一的觀點陳述，道德勸說聚焦於行事必需靈活，要區分真相與表象，勿為表象所矇騙。與人相處之同時要經常反觀自心，而為達目的有必要可以略施小計，凡事略有保留。與他人相處，有必要可以略施權謀，方能遂己所願，甚至善用他人的匱乏狀態當作行事指南。變幻莫測的世界裏，求人不如求己，以智慧方式判斷及行動，就是安身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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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tasar Gracián, visto por Azorín, 

http://hispanismo.org/historiografia-y-bibliografia/8786-baltasar-gracian-visto-por-azorin.html
Eikasia. Revista de Filosofía, II 8 (enero 2007). http://www.revistadefilosofia.org
� 巴塔撒．葛拉西安1601年出生於西班牙亞拉岡(Aragón)的貝爾蒙特(Belmonte)村，18歲進入耶穌會(Jesuita)見習修行。此後50年任軍中神父、告解神父、宣教師、教授及行政人員，擔任幾所耶穌會學院的院長或副院長。加泰羅尼亞動亂慘重的1646年，細心觀察人類的行為，因此心萌撰寫格言警句的靈感。小說以《批判大師》（El criticón）最為人所知，於1647以假名Lorenzo Gracian出版《智慧書》（Oráculo Manual y arte de la prudencia），此書並未獲得耶穌會之准許，1658年離世，葬於Tarazona。


�雖然內涵主義(conceptismo)與巴洛可另一種風格以路易士．德．貢哥拉（Luis de Góngora，1561-1627）為首的“文藻主義”（Culteranismo）同樣重視技巧，卻是運用簡潔的方式如概念(concepto)做文字遊戲，盡可能用極少的文字表達多重意思，但困難處在於讀者需要有能力對文字起聯想。


� 此書之書名有多種中譯，1996年彭懷棟由英文譯中文之《英雄寶鏡：流傳千載的成功箴言》外，尚有《人生智慧書》、《智慧書：永恆的處世經典》等。





� Baltasar Gracián, visto por Azorín. http://hispanismo.org/historiografia-y-bibliografia/8786-baltasar-gracian-visto-por-azorin.html


� 給維多1580年9月17日出生於馬德里，再六個兄弟中排行老三，先天瘸腿，雖然父母在朝廷中任職，但6歲成了孤兒，就讀於耶穌會所創的學校。在Alcalá de Henares大學讀藝術課程，自修哲學、阿拉伯文、義大利文、法文、希伯萊文。1600年大學畢業後，開始讀神學。認識了Pedro Téllez Girón, 也就是後來國王的寵臣Duque de Osuna。幾年後返馬德里，逐漸享譽文壇，也因他有靠山Duque de Osuna, 1613被公爵徵召到義大利從事外交工作，1620公爵失勢，他也跟著失寵。幾次與人有糾紛事件讓他被流放至La Torre de Juan Abad。對女人沒好感的他，1634年與寡婦Esperanza de Mendoza的婚姻，幾個月後以離婚收場。1639年被指控參與謀反而被逮捕，囚禁於San Marcos(León)修道院，在那裡他的健康狀況變壞。1643被釋放後，退隱於La Torre de Juan Abad，1645年歿於Villanueva de los Infantes。


� Romero Navarro 考證《智慧書》三百則有72則出自葛拉西安原創。(Romero Navarro, 1954)


�以下之原文皆出自網頁： http://www.cervantesvirtual.com/servlet/SirveObras/02493842322571839644424/p0000001.htm


原文：“Confiar en los amigos hoy como enemigos mañana, y los peores......(.....) Al contrario, con los enemigos, siempre puerta abierta a la reconciliación, y sea la de galantería; es la más segura. ” 


� 不同格言主旨有自相矛盾情形，例如，第88則「寬以待人」與第98則「隱藏你的意圖」；第141則「不要只聽自己」與第178則「聽從自己的聲音」有抵觸。


� En el cielo todo es contento, en el Infierno todo es pesar. En el mundo, como en medio, uno y otro.  Estamos entre dos extremos, y assí se participa de entrambos. Altéranse las suertes: ni todo ha de ser felicidad. Este mundo es un zero:a solas, vale nada; juntándolo con el Cielo, mucho. La indiferencia a su variedad es cordura, ni es de sabios la novedad. Vase empeñando nuestra vida como en Comedia, al fin viene a desenredarse. Atención, pues, al acabar bien. 


http://www.cervantesvirtual.com/servlet/SirveObras/02493842322571839644424/p0000001.htm


� Agere 拉丁文意為「行動」，contra是「相反的」。天主教苦修文學(literatura ascética)中提及人若要排除惡習要反其道而行。


� Tener un punto de negociante. No todo sea especulación, aya también acción. Los mui sabios son fáciles de engañar,porque aunque saben lo extraordinario, ignoran lo ordinario del vivir, que es más preciso. La contemplación de las cosas sublimes no les da lugar para las manuales:y como ignoran lo primero que avían de saber, y en que todos parten un cabello, o son admirados o son tenidos por ignorantes del vulgo superficial. Procure,pues, el Varón sabio tener algo de negociante, lo que baste para no ser engañado, y aun reído. Sea hombre de lo agible, que aunque no es lo superior, es lo más preciso del vivir. ¿De qué sirve el saber, si no es plático? Y el saber vivir es hoi el verdadero saber. 


� Mirar por dentro. Hállanse de ordinario ser mui otras las cosas de lo que parecían;y la ignorancia que no passó de la corteza se convierte en desengaño quando se penetra al interior. La mentira es siempre la primera en todo, arrastra necios por vulgaridad continuada. La verdad siempre llega la última, y tarde, coxeando con el tiempo;resérvanle los cuerdos la otra metad de la potencia que sabiamente duplicó la común madre. Es el engaño mui superficial, y topan luego con él los que lo son. El acierto vive retirado a su interior para ser más estimado de sus sabios y discretos.


� Hazer, y hazer parecer. Las cosas no passan por lo que son, sino por lo que parecen.Valer y saberlo mostrar es valer dos vezes. Lo que no se ve es como si no fuesse. No tiene su veneración la razón misma donde no tiene cara de tal. Son muchos más los engañados que los advertidos: prevaleze el engaño y júzganse las cosas por fuera. Aí cosas que son muy otras de lo que parecen. La buena exterioridad es la mejor recomendación de la perfección interior. 


� Valerse de la privación agena. Que si llega a deseo, es el más eficaz torcedor. Dixeron ser nada los Filósofos, y ser el todo los Políticos: estos la conocieron mejor. Hazen grada unos, para alcanzar sus fines, del deseo de los otros.Válense de la ocasión, y con la dificultad de la consecución irrítanle el apetito. Prométense más del conato de la passión que de la tibieza de la possessión; y al passo que crece la repugnancia, se apassiona más el deseo. Gran sutileza del conseguir el intento: conservar las dependenc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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